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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与地方建构

陈 霄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酒吧作为城市休闲空间的代表，近年来迅速地在中国城市中扩散。欧美世界的酒吧与

地方秩序、社会问题联系紧密，第三世界的酒吧经常被西方学者作为西方的文化飞地，地方权

力集中的代表。运用克里斯威尔的“不得其所”为概念框架，以中国沿海城市宁波的一条酒吧

街老外滩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观察中外消费者的不同消费行为及空间选择，探讨中

国酒吧街的权力结构，试图找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语境的地方权力建构路径。所得结论如下：

①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现象表现为：中外消费者在选择酒吧上是空间分离的，而

且在中国消费者存在的酒吧并不欢迎外国消费者，这一现象建构了酒吧街的地方性；② 参与

老外滩地方性建构的主要力量是中外消费者，其中中国消费者在建构地方性中占据主导地位，

他们不仅不再将酒吧街作为外国人消费的场所，也排斥不属于自己群体的其他人；③ 与西方

研究多认为第三世界酒吧是西方的“文化飞地”，消费者通常是西方人或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本

地精英，其他本地人被隔绝在外不同，宁波老外滩的酒吧呈现出一种中国消费者“反隔离”西方

消费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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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城市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西方酒吧以来，北上广三大城市已建成了多个以酒吧
为主要吸引物的街区，如上海新天地、北京三里屯、广州环市东路等。近年来，除了北
上广等大型城市，一些二线城市也纷纷建造了酒吧街。这些城市的主要特点是发展较
早，经济较发达，这些酒吧街不仅作为城市居民休闲消费地，同时成为这些城市的旅游
坐标，吸引外地人的光临，如成都宽窄巷子、南京1912、厦门海湾公园等。酒吧的大量
出现也催生了酒吧研究的发展。包亚明运用社会空间生产理论论述了上海酒吧的成因、
特点，并认为上海的文化催生了酒吧的产生[1]；孙九霞等用虚无与实在探讨了丽江酒吧全
球同质性与地方异质性的冲突[2]；林耿等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研究了广州酒吧歌手、消费者
的地方性[3]。但这些研究均是从资本全球化的角度来论述酒吧，即酒吧与咖啡馆、快餐店
等一样是全球化下的资本产物。较少从有别于西方酒吧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酒吧的特
点。现代语境下的酒吧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一开始就作为最早的城市公共空间，并在
其后的5个世纪一直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民主与自由的文化代表之一[4]。西方的近代
城市史伴随着酒吧文化的变迁，在工业革命期间酒吧被视为工人阶级唯一的休闲场所，
是区别于家庭与工作地点的神圣化的第三空间。后来因为酒吧总与酗酒、犯罪等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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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联系紧密[5]，同时又与青少年亚文化、夜生活等不可分离[6]。使得酒吧被中产阶级所排
斥，逐渐郊区化与边缘化，又随着逆城市化重新占领了城市中心。这期间酒吧一直作为
工人阶级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休闲与激情。而在其后的再城市化浪潮中，酒吧空间被改
造为适合中产阶级的温和的消费空间，并作为城市绅士化的动力之一。而这一代表中产
阶级的酒吧空间随着全球化扩散到全世界[6]。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于西方社会
中的酒吧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酒吧与亚文化；酒吧与犯罪；酒吧与性别[7]。
而地理学家比较关注的有酒吧与公共空间[8,9]、酒吧与跨文化交往[10,11]、酒吧与城市更新[12]

等。其中，西方学者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酒吧研究中倾向于认为西方消费者是强势的，
而本地的居民与酒吧从业者则是弱势的与被动的[10,11]。其中琳达马兰对泰国的酒吧研究说
明两性关系也受到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本地女性不仅憧憬白人男性的经济实力，同
样憧憬其代表的西方文化[13]。

地方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并在20世纪70年代在人本主义思潮下重新
得到地理学空前的关注[14]。随着人文地理从地到人的关注点转变，人文地理学家倾向于
认为地方是一种认识论，而非实际存在的场所[15]。然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地方究竟意
指为何开始变得不确定，各种全球性的景观充斥着世界的每个角落。商品化、象征性与
物质性的消费实践与空间的扩散，皆被视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会改造地景，使地方文化
转型[16]。瑞尔夫强调，正是由于消费的扩散，直接或间接地鼓舞了“无地方性”，从而传
播了对地方的不真实态度，也就是削弱了地方认同。同时，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要归因
于旅游，因为旅游鼓励了地方的迪士尼化、博物馆化和未来化。换言之，移动使得地方
被分割的更加破碎 [17]。玛西则认为，由于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使得地方朝向一种新的

“外向”、“进步”、和全球的地方感，而呈现出新的特征： ① 地方是一种持续的过程；
② 地方是多元认同与历史沿革的结合； ③ 地方之间的互动界定了地方的独特性[18]。玛
西补充了全球地方感的概念后，关于地方融解与地方重构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歇。但对于
地方感究竟意指为何的研究一度停滞，虽然有多个学者在测量地方感上做出了卓越贡
献，但是对于理解地方概念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帮助[19,20]。提尔早在 1993年就提出了建构
地方性的群体问题，他认为现今世界的地方或曰地方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规划者所规定
的，规划者搜集该地区的地方记忆，并进行组合包装。但在选择地方记忆时，规划者通
常选择了一部分而放弃了另一部分，甚或是创造了一部分[21]。在此基础上，克里斯威尔
认为地方不仅是记忆的地方，同时也是政治的地方。他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在地方概念中
补充了“安适其位（in-place）”与“不得其所（out-of-place）”的概念。强调从地方内
部人（insider）与外部人（outsider）的地方感区别来探讨地方的意义。因为地方既是属
于内部人的，也是属于外部人的。他认为，有适合所有事物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各得其
所。地方必然伴随着规范行为或规范行为的假设，人群可以根据其在地方中的言行举止
被判定为安适其位与不得其所，而一旦被判定为不得其所，则该人群被形容为“不受控
制的空间性带菌者”，面临着驱逐或隔离。比起安适其位，不得其所更加重要，因为通常
能从外来者的视角找出内部人的“共同意识”。空间分离是克里斯威尔谈论不得其所的基
础，比如他在书中对流浪汉、吟游诗人的分析[22]。在不得其所概念提出后，西方主要将
公共场合的同性恋与无家可归的游民视为不得其所的范例[23,24]。同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内，凡是不属于西方的，都属于他者，在西方社会中都会面临着地方错置，即“不得其
所”[25]。一直以来，不得其所都是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背景下被探讨的。然而在后现代
社会中，西方发现自己必须聆听他者的声音，而不得不从绝对的文化中心退让出来。后
现代社会伊始，便表现为文化的去中心化，西方文化中心论不仅被打破，而且世界文化

1218



7期 陈 霄：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不得其所与地方建构

被消解[26]。在此背景下，地方不仅重新被认为是重要与独一无二的，地方中的权力关系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人与外部人对于地方的影响，却很少被探
讨，对全球性的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的研究则更加罕见。由此得出疑问：在中国的全球
性的消费空间依然是西方文化占有优势地位吗？这里面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是怎么区分的？

地方感研究在2006年以后才逐渐引起中国国内学者的关注，并且在城市、古镇、旅
游地理学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27,28]。近年来，朱竑等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对地方感进行了有
效的梳理[29]；钱俊希等探讨了玛西的全球地方感理论与广州案例结合的可能[30]等。这其
中，林耿等关注了城市消费与地方建构之间的关系[31]。值得注意的是，李志刚等以广州
小北路为例说明了一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进程并说明了本地居民对黑人持续聚居的
排斥态度[32]。但总体来说，中国的地方研究还比较少，并且以定量方法地方感的测量为
主，对于全球化消费空间的地方特征及中西方文化的互相碰撞探讨的不多。

酒吧一方面是全球化下的消费空间，另一方面是夜生活、年轻人的生活空间，面临
着酗酒、性、毒品等社会问题，很容易出现空间错置，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会导致“不得
其所”的出现，通过不得其所的研究，可以经由外部人的视角更好地了解地方权力结构
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所以，本文以宁波市老外滩为例，主要探讨宁波老外滩酒吧街中
消费者对它的地方感怎样、西方消费者依然在这种空间中是否占据主动、消费者的地方
感又是如何影响酒吧街的地方建构等核心议题。

2 研究设计

北上广的酒吧已经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而对中国二三线城市的酒吧则探讨不
多。然而二三线城市的酒吧街建设又是21世纪后中国众多城市的旧城改造选择，探讨二
三线城市的酒吧建设十分必要。宁波市的GDP水平经统计在 2012年在全国城市中排名
17位，入境游客数量排在20位，超过了100万人次。由于依江傍海，早在明清时便与外
国通商频繁，如今更是中国的主要通商口岸之一，位列中国5个计划单列市之中，经济
发达，商贸业尤其外贸为其主要产业，往来外国商人、游客均较多。

宁波市位于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长三角的南侧，老外滩则位于宁波市的中
心——三江口的北岸，与宁波市的CBD一江之隔（图1）。宁波市的酒吧街发展一定程度
上可以代表中国非北上广三大城市的酒吧街发展。首先宁波市作为商贸港口城市，与外
国交流频繁，境内外国人众多，以通商工作的外国商贸人士为主，宁波酒吧街首先出现
在外国人聚居的地方。老外滩地处宁波市CBD附近，交通流、信息流均在此汇聚，往来
消费者较多，外国消费者相对比较集中。同时，老外滩毗邻宁波市出入境管理局，几乎
所有入境的外国人都会经过老外滩，这一一定程度造成了老外滩外国游客的聚集。其次
老外滩的改造（2005年前后）发生在中国城市一系列旧城改造项目开展的时期，有一定
的典型性。最后，老外滩地处宁波市老区附近，位于市政府着力打造的“三江六岸”风
光带上，无论中外消费者均不在少数。综上，本文选取宁波市的老外滩作为研究对象，
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使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问卷主要讨论的是中西方消费者在老外滩
的不同空间分布与游客构成，访谈则试图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于2012年6月在宁波市老
外滩酒吧中与街道上随机发放中文问卷250份，回收202份；共发放英文问卷100份，回
收82份。访谈均在酒吧内完成，访谈对象为酒吧老板4位，中国消费者20位，外国消费
者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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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宁波老外滩酒吧街发展情况
老外滩原本是宁波市的轮船码头。在宁波市陆续在附近的江面上修建了三座大桥

后，基本丧失了轮渡的功能。2005年，宁波市城建公司（国企）在宁波市政府的授意下
以上海新天地模式为模板对其进行改造（其主要设计师后来还设计了上海新天地的二期
工程与云南丽江的街道改造工程）。老外滩建设的初期思路是要建设一条集餐饮、观光、

休闲、购物于一体的综合街区，并与宁波的CBD天一广场①一起成为宁波市的城市名
片。城建公司的张经理这样介绍老外滩项目：

“现今的城市营销需要打造名片……我们希望老外滩能够与天一广场一样成为宁波城
市的两张名片。但是老外滩与天一广场不同的是，老外滩走的是高端路线。我们要把老
外滩打造为集餐饮、观光、休闲、购物于一体的综合街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高端，是
面对一些高收入、高学历人士的。老外滩解放前老外就比较多，改造成这样也算是重现
了当时的景象，也比较符合宁波商贸城市的形象。”

而宁波市老外滩的设计总监（他也参与了上海新天地的策划）则认为中国的城市更
新都是受了上海新天地的启发，并没有过多的依赖城市的本土形象：

“上海新天地模式其实很适合中国城市，现在已经有点标准化的感觉了。这种老街区
与现代文明的结合可以炒作旅游的概念，吸引投资，又能作为城市宣传口号，政府比较
喜欢。”

同时，他表示宁波这样的城市利用酒吧街进行旧城改造，是一种城市地位的体现。

① 宁波市中心的大型商业广场，宁波市地标之一。同为宁波市旧城改造项目，2001年启动，2002年完工，与老

外滩仅一江之隔。

图1 老外滩区位图
Fig. 1 Survey Di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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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消费场所，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群体。所以消费需求不旺盛的城市暂时还
支撑不起这样的项目。宁波市搞这样的项目比较合适，又是在三江六岸风光带上，还有
旧中国的商埠码头为噱头，比较贴合。”

由此可见，老外滩的建设一开始是完全的政府意愿，是城市改造、旧城更新计划的
一部分。政府赋予老外滩的地方性是西方式的，而这种西方式的空间则代表了宁波城市
开放、发达的城市形象。换句话说，政府意愿下，打造城市酒吧街是为了彰显城市的发
达形象。那么老外滩的实际发展情况如何？老外滩的发展会遵循政府意愿吗？

政府在规划了老外滩后，早期划分了五大商贸片区，包括“服装、餐饮、酒吧、摄
影、金融业”，五大片区均主打西方品牌。但除了酒吧业，其他的行业发展缓慢。首先进
驻老外滩的商家包括服装店、一家茶馆与五家酒吧，随后餐饮企业与咖啡馆逐渐进入，
本地人开设的酒吧也逐渐增多（表1）。

老外滩于2005年改造完成时，有五家
酒吧。其中三家为本地人所开，另外两家
为在华的外国人所开。两家外国人开设的
酒吧风格与欧美的酒吧近似，三家本地人
的酒吧也极力模仿欧美式的风格，具体表
现为聘请国外调酒师调制酒以及使用外国
的乐队等。2008年时，老外滩的酒吧数量渐次增多，但由于消费氛围尚未形成，增长速
度并不快。到了2012年，酒吧数量迅速增多，但多数为本地人开设的，外国人开设的酒
吧数量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较之2008年减少，只剩下最初开设的3家酒吧（图2）。

同时，整个老外滩的酒吧氛围也比之规划初发生了变化，从重视情调、模仿欧美风
格到注重中国音乐、酒吧游戏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1年底第一家烧烤摊“进
驻”老外滩以来，截止到2012年6月，老外滩目前拥有5家烧烤摊，使得老外滩在酒吧
景观下，叠加了中国传统“夜市”的景观特征，形成了一个混合的后现代消费空间。然
而老外滩一开始被政府与规划者定位为西方风情的休闲购物地，却在发展历程中逐步变
为了以混合酒吧、餐饮为主的混合消费空间，该空间是被谁消费？而消费者又是如何建
构地方的？
3.2 中外消费者消费行为对比
3.2.1 中外消费者构成分析 从调查样本可以看出，87.2%的中国消费者是工作地点或生

图2 2012年老外滩酒吧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the Bars in 2012

表1 老外滩商铺变化
Tab. 1 Shop Change in Old Bund

年份

2005

2008

2012

咖啡馆

0

2

2

酒吧

5

10

20

餐馆

1

5

10

烧烤摊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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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地点在老外滩5 km以内的宁波本地居民。这些本地的消费者大多不超过30岁，并且
学历较高，收入也较高。而外国消费者大部分是来到宁波工作或经商的，留学生也有相
当的比例。外国消费者中 30-40岁是其主要消费人群，调研对象以欧洲人（36.6%）、美
国人（12.2%）、澳洲人（15.7%）为主。

从表1可以看出，来到老外滩的中外消费者都受过良好教育（大部分消费者有高中
以上学历），但中国消费者明显趋于低龄化。外国人的工作地点并不在老外滩周围，许多
外国人工作地点离老外滩甚远然而会选择定期来到老外滩。

与大部分外国消费者对于中国消费者或当地人抱持较强烈的接触欲望不同，中国消
费者对于外国人的印象大致分为“友善”、“绅士”（37.2%）与“素质低下”（35.4%）两
类。但是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与外国人接触的念头，其缘由包括“语言不通”、“没有
共同话题”等。中国消费者会在问卷中将自己与外国人区别开来，其辨识外国消费者的
理由包括“香水味”、“黄头发”等。
3.2.2 中外消费者空间分异分析 如图3所示，中外消费者在酒吧的空间选择上，存在较
大差异。中国消费者主要分布在五个片区里，而外国消费者却基本只在固定的三个酒吧。

中国消费者分布最多的片区A是“七零音乐吧”附近，该酒吧以20世纪70年代生人
的怀旧音乐为卖点，老板为宁波本地人，常在老外滩消费的中国消费者都对其很熟悉。

“我希望老外滩的酒吧能做得有特色，能够一想起老外滩的酒吧，就知道这个是在宁
波的……很多宁波人喜欢来这里跟我聊天，我们知道三江口以前是什么样，老外滩、天
一广场以前是什么样……老外？我外语不太好，我主要是面对中国人，我的音乐也都是
面向我那个年代的人。”——访谈者一（表2）

“你知道开明街吗？你知道槐树巷吗？我们听着老歌，聊些老宁波，这就感觉是另一
个家一样。”——访谈者二

“老板很有意思，我们泡吧一个看氛围，一个就看老板咯……老板知道很多地方上的
趣事，我们是冲着老板来的。”——访谈者三

从访谈可以得知，与老板拥有共同的地方记忆，或者能够从老板口中获取更多的地
方记忆成为七零音乐吧消费者的主要选择原因。

同时该酒吧隔壁为一个叫“宫园前”的韩国烧烤餐厅，酒吧对面是老外滩五个烧烤

表2 部分访谈者情况一览
Tab. 2 Situation of Interviewers

访谈者编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访谈者来源地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宁波

北京

法国

捷克

澳大利亚

美国

职业

酒吧老板

公司白领

学生

公司白领

酒吧老板

学生

白领

酒吧老板

学生

建筑师

家庭妇女

商人

年龄

35

25

20

28

30

19

22

37

27

32

35

55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访谈地点

酒吧内

酒吧内

酒吧内

老外滩街道

酒吧外椅子

老外滩街道

老外滩街道

酒吧内

老外滩街道

酒吧外长椅

老外滩街道

酒吧外长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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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之一，烧烤是该片区酒吧消费的重要补充。通常有消费者在宫园前吃饭，然后来到七
零音乐吧泡吧、聊天，离去时选择在烧烤摊上吃夜宵。

“以前这里只能喝酒，一开始新鲜，感觉什么鸡尾酒很牛，后来发现还是要边吃烧烤
边喝酒才爽。”——访谈者四

另一个中国消费者分布较多的片区B是贝斯酒吧附近，该区域拥有 4家酒吧，同样
也有一家烧烤摊。4家酒吧均有自己固定的消费群体，其中贝斯酒吧为最早进驻老外滩
的酒吧，目前为老外滩唯一的“响吧”。

“像我们做小酒吧的，卖点既不是酒，也不是特色。我们卖的是感情，大家处久了就
处成朋友了，走进酒吧，就像回家了一样……我们这的客人，大部分是白领，平常生活
压力也很大，来到这，换一种心情，碰到的都是同样来找快乐的人……我开酒吧当然是
为了赚钱，现在中国客人多，而且中国客人消费比较高，有些老外会点一瓶酒坐一整
天，都像他那样，那我会赔死的。而且很多老外来这里是找一夜情的，有些中国客人会
比较反感。”——访谈者五

“与外国人接触不多的，有时候他们喝醉了会向女孩吹口哨。”——访谈者六

图3 中外消费者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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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12点后会过来，因为前面人太少，不够high。”——访谈者七
片区B为消费者较早泡吧的区域，目前尚有许多的固定消费者，而且以轻松休闲为

卖点的消费氛围吸引了本地的白领。
片区C的幸福里酒吧与片区A的 70音乐吧有些类似，老板为 20世纪 90年代北漂的

歌手，他的酒吧里有许多70后的白领与老板一起畅谈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
“我一直对音乐怀揣着梦想，我的音乐就是原汁原味的音乐，我不允许他们修改编曲

……我的客人也可以点歌，有时候我也唱……我觉得能开这样一家酒吧很幸福。”——访
谈者八

片区D为两个外国老板的酒吧，外国消费者大部分集结于此。片区D的两个酒吧音
乐风格以 20世纪 20年代的美国爵士乐为主，营造了一种怀旧美国文化环境。临江的环
境、类西方的消费风格以及接近商贸中心是外国消费者选择在此的主因。同时，对于有
些外国消费者来说，老外滩并不仅代表宁波市本身，而是代表整体中国的形象。外国消
费者会惊讶于老外滩的发达与开放。

“这里（老外滩）有阳光、‘海水’，还有啤酒，我爱这里。”——访谈者九
“……很安静、很像我的家乡小镇……”——访谈者十
而其他中国老板的酒吧却因为价格与非英语氛围让外国消费者望而却步。

“那边有点贵，而且人太多，太嘈杂了。而且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访谈者
十一

“我是来喝酒的，不是来跳disco的。”——访谈者十二
3.3 不得其所与地方性的建构
3.3.1 外国消费者的不得其所 老外滩营造了一个全球化的消费空间，其消费文化与消费
理念以及装潢、货物均是全球文化的产物，是中国城市更新的一种趋同手段（该城建公
司在全中国范围内打造许多相似的消费空间，如丽江、重庆等）。然而全球化的消费空间
不可避免地被地方影响，地方不仅使得中外消费者各自选择自己安得其位的空间，而且
使得外国消费者在全球化空间中被异化与排斥，在中国消费者安得其位的场所中显得不
得其所。

酒吧是全球化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征，因为酒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便
与社交、休憩等正面形象，与酗酒、犯罪、性等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中国的酒文化是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影响了中国消费者的行为选择，也使得酒吧空间被消
费行为所改造。外国消费者来到其感觉陌生的社会环境（宁波）中，寻找感觉熟悉的消
费环境（老外滩），也组成了老外滩地方社会规范的一部分。

并非以观光为目的的外国消费者有寻求环境气泡的本能，类似于西方消费空间的酒
吧街成为他们适应新地方的缓冲区。外国老板营造了类西方的消费氛围，加上酒吧中怀
旧的美国爵士乐营造了一种想象中“真实”的空间，即雷瑟所提的借由幻想而生产的

“魅化空间”，由此来取代非本真的异化体验，降低文化不适应性。同时，在消费社会
中，中产阶级式的安静的休闲空间更加得到西方消费者的认同，改变他们对于中国的刻
板印象。这时老外滩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做宁波乃至中国发展的见证。虽然老外滩在外国
消费者心中营造出了开放与文明的形象，但过高的价格与不同的语言氛围又让外国消费
者敬而远之。

消费是一种媒介，人们透过消费，创造并表达他们的认同。认同是一种过程，他是
在与自我有距离的他人关系中发生的。老外滩是按照西方消费模式打造的全球化空间，
但是外国人（主要是西方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却被大部分的酒吧所隔离，从形式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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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方上的空间异化，即不得其所。
（1）作为语言、行为中的他者的不得其所
来到老外滩的中国消费者通常是有伙伴一起，而外国消费者却经常独自一人。另

外，一些外国消费者并不是出于自身的动机来到来外滩，而是被宁波的接待方将其放入
了“西方式”的空间中。然而这个“西方式”的空间对于外国消费者却是陌生的，非西
方式的。

“我刚来，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合作公司的人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他们说晚上来接
我。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对不起，我没有印象，我刚来。”——访谈者十三

“是（宁波的）公司接待我们来这的，白天去了……对，天一阁。晚上来这里……跟
我们国家的酒吧可不太一样……（我们国家）要么会很安静，要么就是disco，不会混在
一起。”——访谈者十四

从以上的访谈可以看出，老外滩这种酒吧聚集空间在外国人心目中是陌生的和新奇
的，许多外国消费者认为酒吧是休闲与放松的地方，所以倾向于慢节奏，带一本书，点
一杯酒是其平常的休闲方式。而大部分的中国消费者倾向于携伴前往，认为酒吧是交往
与减压的空间，期间伴随着“一醉方休”等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消费行为。由此而带来的
消费力差异导致了酒吧老板谢绝了购买力不旺盛的外国消费者，倾向于中国消费者。

（2）两性视角的不得其所
对于来到老外滩的中国女性消费者来说，相当多的一部分并不喜欢和陌生人交流，

她们通常有自己的男伴，同时对于热爱向陌生异性搭讪的外国男性消费者有所排斥。
“外国人很轻松，但是喝醉了看起来很可怕。”——访谈者十五
“我们玩我们的，他们跟我们不一样。”——访谈者十六
“朋友告诉我，小心这里的外国人，因为都不是好人。”——访谈者十七
而结伴而来的中国男性消费者虽然自身也在酒吧寻求某种“艳遇”，却因为外国消费

者侵犯了其领地而异常排斥外国人。
“经常能看到向中国女孩吹口哨的垃圾，喝醉了就在街上大喊大叫，真没素

质。”——访谈者十八
“外国人就是看哪个女孩儿漂亮，就坐在哪里。”——访谈者十九
“不知道这些女孩儿图什么，外国人有什么好。”——访谈者二十
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酒吧与女性以及性之间的联系使得中国人想起了自己文化受

屈辱的一段岁月，所以尽管中国男性消费者与西方男性消费者在老外滩对于女性的目的
并无二致，但中国人并不能接受西方消费者对于中国女性的骚扰。而西方消费者觉得在
老外滩大多数的中国酒吧本身已经成为了中国式的消费空间（主要是语言与消费），他们
只能退回到更加西方式的西方人开设的酒吧中。虽然整条老外滩酒吧街在规划者或许多
并不常来的人眼中依然是西方式的消费空间（如访谈者十三、十四），但整体已经被中国
消费者的地方感所影响，成为一个区分外国消费者为外部人的中国式空间。

从外国消费者被隔离可以看到，老外滩已经被建构为一个非西方的，属于本地年轻
人的高消费空间，被完全打上了中国年轻人的亚文化标签，酒吧中的西方文化仅剩下外
在。在酒吧空间中，放纵与高消费成为了主要的特点，而非西方酒吧中不断被提及的中
产阶级式的“绅士空间”。
3.3.2 不得其所与酒吧街地方性的建构 克里斯威尔一直认为所谓的地方建构肯定是借
由将某些“他者”排除在外而达成的。从宁波的老外滩酒吧街可以看出，酒吧街已经将
外国消费者隔离为了“他者”。“酒吧”仅成为了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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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事实上与西方文化逐渐脱离。那么酒吧街到底被建构成了怎样的地方呢？
几乎每天都来老外滩的王小姐如是说：“来酒吧就是要high，否则干嘛来？如果你放

不开，不想熬夜，那你大可以回家睡觉。”——访谈者二十一
另一个王小姐觉得来到酒吧街就仿佛是回家一样，并且每一家酒吧对于其都有不同

的意义。
“我是不会一直呆在一家酒吧的，可能一家酒吧的酒比较好，那我会坐一个小时然后

去找另一家酒吧的老板聊天，午夜的时候我要找一家迪厅去蹦迪，当然（凌晨）两点后
会到我最熟的那家酒吧去听一会儿音乐。”——访谈者二十二

经常去往老外滩的白小姐这样描述酒吧：“每次有不开心的事就会来到酒吧，并且要
找音乐声最大的，什么都听不见，最好周围的人都蹦起来，这样我也能和他们一起蹦，
好像烦恼一下就不见了。”——访谈者二十三

“泡吧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大概每个星期来一次或者每两个星期来一次，我在这家酒
吧属于熟客，朋友很多。当然（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但一起喝
酒却很开心。”——访谈者二十四

在老外滩的某酒吧前，酒吧工作人员就介绍说，“在进入酒吧之前，要先看客人的服
饰，看来跟酒吧氛围格格不入的，我们要稍微盘查一下。”并且他还介绍说，现在的城市
酒吧消费主要是靠口碑效应和熟客消费，因为好奇等原因只来酒吧一次的人并不是酒吧
的主要消费群体。

由此可见，老外滩酒吧街已经被宁波本地的都市年轻人所占领，已经成为都市年轻
人的亚文化空间。满足克里斯威尔所指的“因为人与空间发生了关联，空间就变成了地
方。地方是被特定人群建构的，同时地方本身又在地方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地方
建构是通过将不属于群体的“他者”排斥而得以实现的。最终老外滩被建构为特殊年轻
人群体的空间，这些年轻人有自己的标示与规则，并将不属于本群体的人群隔离在外。
而年轻人建构出来的地方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放纵的快乐，年轻人在放纵中寻找群体认
同。西方文化仅成为老外滩的一种想象，老外滩的地方本质已经逐渐与西方脱离了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老外滩的“不得其所”现象表现为在老外滩被年轻的中国消费者建构了地方规

则后，语言不通且喜好独来独往的外国消费者被中国消费者隔离在几个有西方文化背景
的酒吧中。同时，老外滩最初是被规划为一种西方的消费空间，代表一种西方文化符号
与休闲精神，经过 5年的发展，酒吧被改造为承载地方记忆的空间（通过本地人的交
流），重叠上中国式玩乐（骰子）、烧烤摊等中国文化空间的特殊消费空间。老外滩酒吧
街已经与本土文化结合，呈现出许多的“中国夜市”特征，成为了吃饭、泡吧与吃烧烤
的综合消费空间。老外滩虽然在外表上依然是西方消费空间的聚集地，但其文化内核已
经发生变化。这种隔离因为酒吧的社会特殊性而被加强，酒吧一直与犯罪和性联系在一
起。来到酒吧的中国消费者大部分是白领阶层，而外国消费者则成分复杂，当中有不少
人因为对异性的态度过于大胆而被中国消费者所排斥，从而使得这种隔离成为一种空间
异质，即外国消费者被认为是“不得其所”的。

（2）来到宁波老外滩酒吧街的中国消费者多是本地的年轻白领群，而外国消费者多
是来到宁波工作的商贸人士。对于老外滩酒吧街来说，由于大部分的消费者都不是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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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消费者的地方感来源较少受老外滩整体氛围的影响，而取决于特定酒吧的体验。
各个酒吧老板根据顾客构筑了魅化的真实空间，消费者群体又强化了这种空间特征，如
七零音乐吧的怀旧风因为宁波本地消费者的聚集被加强，逐渐将酒吧特性与消费者感知
连接，使得消费者能够在酒吧中安适其位。反之，不能被包含进文化氛围内的局外者
（outsider）会被认为是不得其所的。随着大部分游客群体的变化（从外国消费者变为本
地消费者），整条酒吧街已经从类西方的消费空间变为叠加了本土文化的后现代消费空
间，并且在转变过程中本土文化开始在整条酒吧街中占据主流从而将本土消费者与外国
消费者作为局内人与局外人区分开来。年轻中国消费者构建了老外滩酒吧街的地方性并
将不属于其群体的群体排斥在外。

（3）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文化不断碰撞与消解。全球性文化不断得到加强的
同时，地方性文化也因为全球化而重新被建构，酒吧作为游憩空间吸引了一部分西方游
客。与西方学者在第三世界国家得出的普遍结论不同的是，西方游客并没有在中国类似
于老外滩这样的酒吧空间集聚地扮演地方规则的制定者，反而被当地人所排斥，产生空
间异化，乃至于不得其所。这种隔离代表着酒吧街这一消费形式已经逐渐脱离了西方文
化而成为本地年轻人建构的地方。
4.2 讨论

酒吧作为西方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已逾20年，在很多城市尤其是如同宁波一样的沿
海商贸城市均形成了成规模的酒吧街。本地学者少有关注酒吧街的地方性建构，而探讨
酒吧街的地方性建构将有助于了解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作用关系，同时也能对政府城市更
新的选择与酒吧街的营销提供一定的参考，有一定实际意义，所以酒吧街的地方性建构
问题未来应该得到学界的关注。

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地消费者对西方消费者的“反隔离”现象，目前在学界还很
少被发现和讨论。类似于酒吧这样的全球消费空间在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地方化的过程，
并且权力关系有可能并非是西方研究者所鼓吹的西方文化至上的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地
方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所外化出的消费者中的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分异，提出了一种
从地方权力建构角度入手研究全球性消费空间的可能性，得到了与西方研究结论不同的
研究结论，所以关于地方上的权力尤其是跨文化的权力关系未来在地理学中理应受到更
多的关注。

当然，本文仅仅对一条酒吧街的地方性建构进行了分析，未能形成一般性的结论，
这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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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place and place constructing in Oldbund in Ningbo

CHEN Xiao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leisure space, bar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in re-
cent years. In occident, bar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egional order and social issues. Besides,
western scholars take the bar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as a global Western-cultural enclave
and a place with regional power concentration.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raises two questions:
(1) In China, has bar street also become a Western-cultural enclave? (2) In China, what is the
power rel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sumers and how does this power relation exert
influences on constructing locality at bar street?

The study takes the concept“out of place”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which was pro-
posed by Cresswell, an English scholar, and aims to explore the power structure in China's bar
stree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detail, the study takes Oldbund
Street as a case study, which is a bar street in Ningbo, China. The research probes into consum-
ers' behaviors and compares their spatial selection decis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
tomer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 and observati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1) In Oldbund street, the“out of place”refers to the phenomena that different
national consumption habits lead to the spatial segrega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
tomers. Especially, bars with Chinese consumers are likely to exclude foreign consumers from
their existing space, which, at the same time, constructs the locality of the bar street. 2) Current-
ly,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sumers are two important groups in locality construction, of which
Chinese consumers are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constructing locality of the bar street in China.
Chinese consumers not only do not regard bar as foreign people's consumption space any more,
but also exclude them from their groups. 3) In the past studies, bar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is considered as Western-cultural enclave. Consumers in bar are mainly Western consumers and
local elite who used to study abroad, while local people are excluded. However, in Oldbund
Street, it presents another landscape that Chinese consumer plays the leading role and“anti-seg-
regate”the Western consumers.

Bar, as an imported consumption space, has develop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bar streets in scale in large cities in China. Consequently, to explore
the locality construction of bar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iza-
tion and localization. Currently, the phenomenon that local consumers anti- segregate Western
consumers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has yet receiving sufficient attentions in the geographi-
cal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power relation, which is the term that distinguishes between insid-
ers and outsiders in a place, has not been widely explored and discussed. As a result,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area are supposed to be highlighted.
Key words: bar street; place; consuming space; out of place; Ni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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